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│中華民國一○七年一月三十一日

古人對於「雞」的評價很高，

自古至今牠對人類提供優質營養價值。雞溫馴單純，極易飼養。由卵孵化成雛雞，餵以細米雜糧食料，就能成長。我國以農立國，鄉村每家戶以雞舍或雞籠圈養，將每天殘菜剩飯，穀物雜糧等餵食，或野放田園山林，任其啄食雜草蟲蟻，極易成長。母雞「生蛋」，公雞「司晨」，為農村經濟生活的副產品。

從古至今「雞」對於人類生活具

有極高的經濟價值，一般農村家庭只飼養母雞，專供取蛋或作肉食，對雄雞十數隻中僅供養一隻或根本不養。因雄雞除配種外，就是古人對牠的歌頌：『文也，武也，勇也，仁也，信也』等「五德」。這「五德」的說

法：「首戴紅冠者文也，足爪搏鬥者武也，敵前敢戰者勇也，得食相告者仁也，守更不失時者信也」。以此「五德」，適足以領袖群雌。

時至今世，中外以飼

養農場化，專門飼養蛋雞與肉雞，作為生產事業；此均為母雞的經濟價值，對於雄雞除農場育種功能外，幾完全喪失其「五德」之效益。古時祭祀神祇所用「犧牲」，農村家戶「司晨」，戰國時齊國孟嘗君所養食客中「雞鳴」之徒，以雞叫「司晨」誤導之謀；人類廿世紀以來每個人皆採用鐘錶計時，無需雄雞「司

晨」。因此，世界如英、德等國，均以「雌性」當道，我中華亦不妨「效顰」，亦淪為「牝雞司晨」，如今已一周年，全省雞犬不寧，天怒人怨，苦日子還在後面啊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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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文傑

有
人
說
；
在
當
今
醫
藥
如
此
發
達
的

年
代
，
很
多
耄
耋
長
者
不
是
病
死
的
，
而

是
愁
死
的
、
氣
死
的
。
我
自
命
為
快
樂
老

人
的
代
言
者
，
願
意
提
供
一
些
添
樂
卻
愁

的
心
態
，
與
黃
岡
鄉
親
們
分
享
共
勉
。

感
恩
身
心
康
泰
之
樂

我
們
步
入
老
年
，
當
得
起
別
人
尊

稱
一
聲
「
老
人
家
」
，
其
實
已
是
上
天
恩

賜
，
多
少
人
在
中
壯
時
期
就
突
然
罹
患
絕

症
，
心
不
甘
情
不
願
的
離
世
。
我
們
這
些

有
幸
多
享
了
幾
十
年
健
康
的
老
者
，
豈
不

更
應
該
格
外
惜
福
感
恩
？

當
然
，
人
體
的
各
種
器
官
會
隨
著

壽
命
增
長
而
逐
漸
老
化
，
就
算
是
一
部
機

器
，
運
轉
久
了
也
會
產
生
故
障
，
修
理
之

後
也
不
可
能
全
然
翻
新
。
老
人
的
身
體
儘

管
再
用
心
去
保
養
，
總
有
老
化
的
一
天
，

而
且
醫
生
給
予
的
治
療
最
多
祇
能
做
到
緩

解
，
絕
對
不
能
徹
底
治
本
，
還
你
一
個
青

春
的
軀
體
。
就
我
自
己
的
體
會
而
言
，
原

來
我
有
健
步
如
飛
的
雙
腿
，
在
遼
闊
的
復

興
崗
校
園
裡
，
我
既
不
會
開
小
車
，
又
不

會
踩
腳
踏
車
，
祇
靠
急
步
趕
路
，
在
多
棟

大
樓
之
間
更
換
授
課
的
教
室
，
一
天
之
中

轉
多
少
圈
都
不
覺
累
。
七
十
五
歲
之
後
，

腿
部
（
尤
其
是
膝
蓋
）
開
始
發
軟
，
腳
趾

骨
變
形
發
麻
，
醫
生
說
是
神
經
老
化
，
末

梢
神
經
不
管
用
了
。
我
祇
好
柱
上
雨
傘
當

拐
杖
（
真
正
拄
枴
太
惹
眼
）
，
小
心
翼
翼

的
緩
慢
邁
步
，
做
一
個
傴
僂
老
媪
了
。
但

我
深
深
感
恩
還
能
到
處
行
走
，
參
與
我
喜

愛
的
公
益
活
動
。
祇
不
過
得
時
刻
提
醒
自

己
；
慢
點
莫
急
！
千
萬
別
摔
倒
！

各
種
老
化
造
成
的
毛
病
不
勝
枚
舉
，

需
要
老
人
豁
達
的
去
承
受
，
認
清
這
是
老

化
、
不
是
患
病
，
醫
生
已
無
從
根
治
。
我

們
惟
有
自
己
忍
耐
，
不
應
為
它
發
愁
，
更

不
可
常
在
兒
孫
面
前
訴
苦
，
造
成
他
們

的
困
擾
，
甚
至
得
決
心
帶
病
延
年
，
與
它

和
平
共
存
。
一
些
和
我
同
齡
的
親
友
有
時

會
愁
眉
苦
臉
的
向
我
訴
說
這
兒
麻
、
那
兒

痛
，
我
問
他
是
否
已
嚴
重
到
影
響
日
常
的

「
吃
喝
拉
撒
睡
」
，
如
果
還
沒
有
，
就
忍

着
吧
！
我
還
有
一
句
不
好
明
說
的
話
；
誰

叫
你
要
活
得
那
麼
老
？

老
化
的
身
體
何
時
會
出
現
毛
病
，
我

們
難
以
預
測
，
但
保
持
心
境
愉
悅
卻
操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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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論述

在
我
。
人
老
了
應
該
退
出
煩
重
工
作
的
崗

位
，
卸
去
思
慮
的
壓
力
，
生
命
中
美
好
的

仗
我
已
打
過
，
沒
必
要
再
過
度
的
勞
心
勞

力
了
。
我
一
向
主
張
退
休
後
的
老
人
應
發

揮
餘
光
餘
熱
，
參
與
社
會
公
益
團
體
的
活

動
，
但
隨
著
年
齡
的
增
添
，
絕
不
可
一
直

負
責
事
務
性
的
重
任
，
要
懂
得
「
知
老
、

服
老
」
，
讓
適
合
的
晚
輩
接
棒
，
也
讓
我

們
自
己
獲
得
身
心
兩
方
面
的
徹
底
放
鬆
休

息
，
心
安
自
能
保
障
體
健
，
何
等
自
在
快

樂
！

追
憶
奉
獻
有
成
之
樂

我
出
身
書
香
世
家
，
從
小
接
受
長

輩
們
的
言
傳
身
教
，
對
我
優
良
的
中
華
傳

統
文
化
有
所
認
知
，
而
且
決
心
要
身
體
力

行
，
可
說
有
識
以
來
已
為
自
己
的

生
涯
規
劃
定
下
一
個
大
方
向
：
修

身
、
立
業
、
齊
家
、
愛
鄉
、
報

國
。
我
自
認
渺
小
平
凡
，
並
無
治

國
與
平
天
下
的
抱
負
，
但
身
修
、

業
立
、
家
齊
之
後
，
我
可
擴
大
生

活
範
圍
去
愛
我
的
親
戚
、
鄉
親
和

宗
親
，
如
果
這
方
面
都
能
有
些
成

就
的
話
，
也
算
是
一
種
報
國
行
為

了
。
到
底
如
何
才
能
達
到
各
個
階

段
的
目
標
呢
？
我
自
覺
有
「
奉
獻

最
樂
」
的
個
性—

—

奉
獻
自
己
，

別
人
快
樂
，
自
己
更
樂
。
以
這
種

精
神
去
齊
家
愛
鄉
，
將
無
往
不

利
。
至
於
加
強
自
己
為
齊
家
愛
鄉

奉
獻
的
能
力
，
就
要
靠
修
身
立
業

階
段
所
下
的
功
夫
了
。

回
憶
過
去
，
我
在
修
身
、

立
業
、
齊
家
三
個
階
段
，
為
自
己
定
下
的

角
色
是
：
女
兒
、
學
生
、
老
師
（
我
的

職
業
）
、
妻
子
、
母
親
。
後
來
每
個
角
色

都
曾
盡
最
大
的
努
力
扮
演
好
；
孝
順
的
女

兒
、
勤
奮
的
學
生
、
負
責
的
老
師
、
賢
慧

的
妻
子
、
慈
愛
的
母
親
。
因
此
好
朋
友
們

常
豎
起
大
拇
指
給
我
點
讚
；
不
愧
是
五
好

女
性
！我

生
逢
抗
戰
、
內
戰
的
離
亂
時
代
，

要
把
女
兒
、
學
生
當
好
其
實
不
易
。
我
本

富
家
驕
女
，
在
婢
僕
簇
擁
中
長
大
。
十
零

歲
逃
難
出
香
港
，
一
下
子
成
了
一
無
所
有

的
難
民
。
父
母
為
糊
口
奔
馳
，
我
必
須
開

始
操
持
家
務
、
照
顧
幼
妹
。
後
來
我
在
臺

灣
掙
得
自
己
的
一
片
天
，
立
即
迎
養
父
母

來
臺
，
奉
以
華
屋
甘
旨
，
養
其
口
體
外
還

得
養
志
，
父
母
心
願
一
一
為
之
達
成
。
能

在
父
母
身
邊
為
他
們
奉
獻
長
達
三
十
餘

年
，
我
至
感
心
滿
意
足
。

我
四
歲
入
讀
小
學
啟
蒙
，
五
年
級

即
跳
級
考
入
初
中
，
一
直
是
不
足
齡
卻
成

績
頗
佳
的
學
生
。
又
是
逃
港
使
我
學
業
中

輟
，
後
來
十
八
歲
才
進
調
景
嶺
難
民
營
的

鳴
遠
中
學
免
費
重
讀
高
中
一
年
級
，
成
了

一
名
超
齡
的
學
生
。
臺
灣
省
立
師
範
大
學

畢
業
後
實
習
一
年
，
再
進
香
港
新
亞
書
院

研究所修讀碩士學位。我坎坷轉折的求學路總算結束在二十八歲。若非我一直堅持把好學生當到底的決心，恐怕早已半途放棄了。

有了高學歷，我進復興崗政工幹

校大學部執教，從講師晉升到研究所的資深教授。幾近三十年我愛護學生如同自家子弟，他們也很親暱的喊我梁姐姐、梁媽媽、一直喊到梁奶奶。上我的課不但能學到書本上的知識，還能學到很多做人處世的道理，所以幾乎年年當選優良教師。我開始就業時，臺灣的教師待遇很低，講師月薪不過一千零，經濟起飛後每年數倍添加，等我退休時已好幾萬了。以在職薪金八成半來計算我的退休俸，每月仍有七萬多，可以展開我的愛鄉行動了。若非立業有成，何來愛鄉基金？

我與黃岡夫婿劉俊三結褵於民國

四十八年，彼此志同道合，後來又夫唱婦隨，同入復興崗任教，家庭生活至為融洽。我迎養父母後，為感激夫婿長期理解包容之恩，更善盡主婦職責。不料民國七十九年我們首次返黃岡探親歸來，一次身體例檢竟發現夫婿已患肝癌，從此我們夫婦祇好接受

事實，攜手協力抗癌。由於俊三的性格開朗，我的護理細心得宜，一般祇有數月半載的存活期竟延長到六年。期間我們按計劃出國遊覽，積極返大陸資助親人，最後俊三可以了無遺憾的仙逝，我這十足奉獻過的賢妻角色也才能安心下台。

我育二子，雖教職繁忙，仍儘量

不假手他人，尤其到了晚上，他們都是在我懷中安眠長大的。我深信兒時的充分母愛能使他們一生平安。正因為我將家庭經營得夠溫暖，如今已入中年的二子都僅在臺灣求學謀職、娶妻生子，守著老家平安度日，我也再無任何後顧之憂了。

在愛鄉這一項，我自問已奉獻

得夠多，先是資助湖北及廣東（我的娘家）兩省的親人，給他們蓋房、開店、安排孩子們讀書。一切停當後我開始為廣大的鄉親奉獻，當了兩任臺北市高雷（廣東茂名市和湛江市）同鄉會的理事長，每年出錢出力，帶領旅臺鄉親回家鄉獎教獎學做好事。送回去的祇是零星火種，但不久即燃起紅火，我們偏遠的粵西故鄉進步了，我們的奉獻有了立竿見影的成效。

同鄉會理事長卸任後，我全力投

入世界梁氏宗親總會的工作。當年大陸鐵幕深垂，很多世界性的宗親會在自由寶島臺灣組成，及至大陸改革開放，默許氏族文化復甦，我們梁氏是最早回去活動的一群。宗親無地域的侷限，我揮灑的舞台更寬，廿幾年培植下來，已是碩果纍纍了。

我祇是一個挺平凡的人，以之

為例，一生奉獻之有成竟也可列出這麼多，我想一般人老來總有些引以為傲，值得回味的往事，不時緬懷追憶，何等快慰！

享受到處豐收之樂當年悉心奉獻本不企求回報，但

辛勤耕耘者必有收穫，大陸上那些曾受恩於我的親戚、晚輩，現在都一一成才了，無論我到那裡探親，都被奉若上賓，而且施者與受者易位，我反而可以接受他們的厚贈了。眼看他們過上富足美滿的生活，我的老懷真是樂開了花！

在推動家鄉公益方面，最近我也

有了意外的驚喜，村中幾位到廣州經商賺了錢的青年老板，受到我長期愛

梁中英教授(前排左起第五人)在粵港澳梁氏文化協會成立大會會場~珠海

德翰大酒店前留影(梁瑞林攝影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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│中華民國一○七年一月三十一日

在我。人老了應該退出煩重工作的崗位，卸去思慮的壓力，生命中美好的仗我已打過，沒必要再過度的勞心勞力了。我一向主張退休後的老人應發揮餘光餘熱，參與社會公益團體的活動，但隨著年齡的增添，絕不可一直負責事務性的重任，要懂得「知老、服老」，讓適合的晚輩接棒，也讓我

們自己獲得身心兩方面的徹底放鬆休息，心安自能保障體健，何等自在快樂！

追憶奉獻有成之樂我出身書香世家，從小接受長

輩們的言傳身教，對我優良的中華傳統文化有所認知，而且決心要身體力

行，可說有識以來已為自己的生涯規劃定下一個大方向：修身、立業、齊家、愛鄉、報國。我自認渺小平凡，並無治國與平天下的抱負，但身修、業立、家齊之後，我可擴大生活範圍去愛我的親戚、鄉親和宗親，如果這方面都能有些成就的話，也算是一種報國行為了。到底如何才能達到各個階段的目標呢？我自覺有「奉獻最樂」的個性

—
—

奉獻自己，

別人快樂，自己更樂。以這種精神去齊家愛鄉，將無往不利。至於加強自己為齊家愛鄉奉獻的能力，就要靠修身立業階段所下的功夫了。

回憶過去，我在修身、

立業、齊家三個階段，為自己定下的角色是：女兒、學生、老師（我的職業）、妻子、母親。後來每個角色都曾盡最大的努力扮演好；孝順的女兒、勤奮的學生、負責的老師、賢慧的妻子、慈愛的母親。因此好朋友們常豎起大拇指給我點讚；不愧是五好女性！

我生逢抗戰、內戰的離亂時代，

要把女兒、學生當好其實不易。我本富家驕女，在婢僕簇擁中長大。十零歲逃難出香港，一下子成了一無所有的難民。父母為糊口奔馳，我必須開始操持家務、照顧幼妹。後來我在臺灣掙得自己的一片天，立即迎養父母來臺，奉以華屋甘旨，養其口體外還得養志，父母心願一一為之達成。能在父母身邊為他們奉獻長達三十餘年，我至感心滿意足。

我四歲入讀小學啟蒙，五年級

即跳級考入初中，一直是不足齡卻成績頗佳的學生。又是逃港使我學業中輟，後來十八歲才進調景嶺難民營的鳴遠中學免費重讀高中一年級，成了一名超齡的學生。臺灣省立師範大學畢業後實習一年，再進香港新亞書院

研
究
所
修
讀
碩
士
學
位
。
我
坎
坷
轉
折
的

求
學
路
總
算
結
束
在
二
十
八
歲
。
若
非
我

一
直
堅
持
把
好
學
生
當
到
底
的
決
心
，
恐

怕
早
已
半
途
放
棄
了
。

有
了
高
學
歷
，
我
進
復
興
崗
政
工
幹

校
大
學
部
執
教
，
從
講
師
晉
升
到
研
究
所

的
資
深
教
授
。
幾
近
三
十
年
我
愛
護
學
生

如
同
自
家
子
弟
，
他
們
也
很
親
暱
的
喊
我

梁
姐
姐
、
梁
媽
媽
、
一
直
喊
到
梁
奶
奶
。

上
我
的
課
不
但
能
學
到
書
本
上
的
知
識
，

還
能
學
到
很
多
做
人
處
世
的
道
理
，
所
以

幾
乎
年
年
當
選
優
良
教
師
。
我
開
始
就
業

時
，
臺
灣
的
教
師
待
遇
很
低
，
講
師
月
薪

不
過
一
千
零
，
經
濟
起
飛
後
每
年
數
倍
添

加
，
等
我
退
休
時
已
好
幾
萬
了
。
以
在
職

薪
金
八
成
半
來
計
算
我
的
退
休
俸
，
每
月

仍
有
七
萬
多
，
可
以
展
開
我
的
愛
鄉
行
動

了
。
若
非
立
業
有
成
，
何
來
愛
鄉
基
金
？

我
與
黃
岡
夫
婿
劉
俊
三
結
褵
於
民
國

四
十
八
年
，
彼
此
志
同
道
合
，
後
來
又
夫

唱
婦
隨
，
同
入
復
興
崗
任
教
，
家
庭
生
活

至
為
融
洽
。
我
迎
養
父
母
後
，
為
感
激
夫

婿
長
期
理
解
包
容
之
恩
，
更
善
盡
主
婦
職

責
。
不
料
民
國
七
十
九
年
我
們
首
次
返
黃

岡
探
親
歸
來
，
一
次
身
體
例
檢
竟
發
現
夫

婿
已
患
肝
癌
，
從
此
我
們
夫
婦
祇
好
接
受

事
實
，
攜
手
協
力
抗
癌
。
由
於
俊
三
的
性

格
開
朗
，
我
的
護
理
細
心
得
宜
，
一
般
祇

有
數
月
半
載
的
存
活
期
竟
延
長
到
六
年
。

期
間
我
們
按
計
劃
出
國
遊
覽
，
積
極
返
大

陸
資
助
親
人
，
最
後
俊
三
可
以
了
無
遺
憾

的
仙
逝
，
我
這
十
足
奉
獻
過
的
賢
妻
角
色

也
才
能
安
心
下
台
。

我
育
二
子
，
雖
教
職
繁
忙
，
仍
儘
量

不
假
手
他
人
，
尤
其
到
了
晚
上
，
他
們
都

是
在
我
懷
中
安
眠
長
大
的
。
我
深
信
兒
時

的
充
分
母
愛
能
使
他
們
一
生
平
安
。
正
因

為
我
將
家
庭
經
營
得
夠
溫
暖
，
如
今
已
入

中
年
的
二
子
都
僅
在
臺
灣
求
學
謀
職
、
娶

妻
生
子
，
守
著
老
家
平
安
度
日
，
我
也
再

無
任
何
後
顧
之
憂
了
。

在
愛
鄉
這
一
項
，
我
自
問
已
奉
獻

得
夠
多
，
先
是
資
助
湖
北
及
廣
東
（
我
的

娘
家
）
兩
省
的
親
人
，
給
他
們
蓋
房
、
開

店
、
安
排
孩
子
們
讀
書
。
一
切
停
當
後
我

開
始
為
廣
大
的
鄉
親
奉
獻
，
當
了
兩
任
臺

北
市
高
雷
（
廣
東
茂
名
市
和
湛
江
市
）
同

鄉
會
的
理
事
長
，
每
年
出
錢
出
力
，
帶
領

旅
臺
鄉
親
回
家
鄉
獎
教
獎
學
做
好
事
。
送

回
去
的
祇
是
零
星
火
種
，
但
不
久
即
燃
起

紅
火
，
我
們
偏
遠
的
粵
西
故
鄉
進
步
了
，

我
們
的
奉
獻
有
了
立
竿
見
影
的
成
效
。

同
鄉
會
理
事
長
卸
任
後
，
我
全
力
投

入
世
界
梁
氏
宗
親
總
會
的
工
作
。
當
年
大

陸
鐵
幕
深
垂
，
很
多
世
界
性
的
宗
親
會
在

自
由
寶
島
臺
灣
組
成
，
及
至
大
陸
改
革
開

放
，
默
許
氏
族
文
化
復
甦
，
我
們
梁
氏
是

最
早
回
去
活
動
的
一
群
。
宗
親
無
地
域
的

侷
限
，
我
揮
灑
的
舞
台
更
寬
，
廿
幾
年
培

植
下
來
，
已
是
碩
果
纍
纍
了
。

我
祇
是
一
個
挺
平
凡
的
人
，
以
之

為
例
，
一
生
奉
獻
之
有
成
竟
也
可
列
出
這

麼
多
，
我
想
一
般
人
老
來
總
有
些
引
以

為
傲
，
值
得
回
味
的
往
事
，
不
時
緬
懷
追

憶
，
何
等
快
慰
！

享
受
到
處
豐
收
之
樂

當
年
悉
心
奉
獻
本
不
企
求
回
報
，
但

辛
勤
耕
耘
者
必
有
收
穫
，
大
陸
上
那
些
曾

受
恩
於
我
的
親
戚
、
晚
輩
，
現
在
都
一
一

成
才
了
，
無
論
我
到
那
裡
探
親
，
都
被
奉

若
上
賓
，
而
且
施
者
與
受
者
易
位
，
我
反

而
可
以
接
受
他
們
的
厚
贈
了
。
眼
看
他
們

過
上
富
足
美
滿
的
生
活
，
我
的
老
懷
真
是

樂
開
了
花
！

在
推
動
家
鄉
公
益
方
面
，
最
近
我
也

有
了
意
外
的
驚
喜
，
村
中
幾
位
到
廣
州
經

商
賺
了
錢
的
青
年
老
板
，
受
到
我
長
期
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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鄉
精
神
的
感
染
和
激
勵
，
自
動
自
發
的
組

成
我
村
公
益
事
業
促
進
會
，
要
跟
隨
我
的

腳
步
，
把
一
些
敬
老
、
愛
幼
、
扶
貧
、
助

學
等
等
好
事
永
續
做
下
去
。
愛
鄉
而
能
牽

動
晚
輩
們
的
景
從
，
樂
何
如
之
！

至
於
大
陸
各
省
的
梁
氏
宗
親
會
，
近

年
組
成
的
規
模
是
越
來
越
大
，
動
輒
一
兩

千
人
，
其
中
最
有
實
力
的
當
推
近
日
成
立

的
粵
港
澳
梁
氏
文
化
協
會
。
我
們
廣
東
人

過
去
以
省
港
澳
三
字
招
牌
最
為
拉
風
，
不

管
是
吃
的
、
用
的
，
註
明
這
三
字
就
是
最

好
的
。
省
是
指
廣
州
市
，
換
成
粵
字
，
則

涵
蓋
廣
東
全
省
，
範
圍
更
廣
。
發
起
組
成

粵
港
澳
梁
氏
會
的
兄
弟
全
是
珠
三
角
、
珠

海
、
深
圳
的
房
地
產
大
亨
，
首
次
籌
募
基

金
便
得
過
千
萬
人
民
幣
，
號
稱
珠
海
填
海

大
王
的
兄
弟
又
捐
出
價
值
千
萬
的
大
幅
建

地
，
已
計
劃
在
其
上
建
一
棟
中
華
梁
氏
大

廈
，
竣
工
後
將
把
五
十
年
前
創
設
於
臺
灣

的
世
界
梁
氏
宗
親
總
會
遷
往
珠
海
。
我
送

給
該
會
成
立
特
刊
的
賀
詞
是
「
菁
英
薈
萃

宏
圖
現
，
引
領
梁
氏
責
可
肩
」
。
我
作
為

一
名
梁
氏
文
化
的
鼓
吹
者
，
得
獲
如
此
盛

況
的
豐
收
，
當
然
天
天
都
快
樂
無
比
。

喜
見
民
族
復
興
之
樂

我
國
的
近
代
史
其
實
正
是
一
部
承

受
帝
國
主
義
者
侵
凌
的
可
恥
紀
錄
，
讀
來

大
傷
民
族
的
自
尊
，
而
且
悲
憤
莫
名
，
所

以
我
特
別
崇
拜
國
父
孫
中
山
先
生
所
領
導

的
國
民
革
命
。
雖
然
他
逝
世
得
早
，
却
留

下
很
多
寶
貴
的
遺
訓
。
當
年
的
國
民
政

府
平
定
軍
閥
割
據
後
又
遇
上
日
寇
大
舉
入

侵
，
急
於
救
亡
，
根
本
無
從
遂
行
國
父
建

設
國
家
、
振
興
民
族
的
計
劃
。
不
想
數
十

年
後
，
大
陸
政
府
宣
布
改
革
開
放
，
將
他

們
原
先
信
奉
的
主
義
詮
釋
為
近
似
三
民
主

義
的
中
國
特
色
社
會
主
義
，
而
且
按
照
國

父
在
建
國
方
略
、
建
國
大
綱
所
指
導
的
方

向
，
認
真
的
去
富
國
、
強
國
，
使
中
華
民

族
得
以
揚
眉
吐
氣
的
復
興
，
一
洗
過
去
的

羞
辱
卑
屈
，
我
躬
逢
其
盛
，
焉
能
不
樂
？

記
得
廿
七
年
前
我
初
返
大
陸
，
曾

以
一
高
一
低
的
雙
掌
比
喻
當
時
的
臺
灣
和

大
陸
，
我
說
：
「
想
統
一
嗎
？
你
們
趕
緊

往
上
提
升
，
到
一
樣
水
平
的
時
候
才
談

吧
！
」
誰
知
言
猶
在
耳
，
他
們
竟
竄
升
得

那
麼
快
。
反
觀
臺
灣
，
這
些
年
不
但
原
地

踏
步
，
還
有
逐
漸
向
下
沉
淪
的
態
勢
。
如

今
臺
獨
分
子
還
堅
拒
九
二
共
識
，
奢
談
甚

麼
仇
中
、
去
中
，
實
在
太
不
合
時
宜
了
。

我
講
求
大
是
大
非
，
難
以
忍
受
蠻
不
講
理

的
謬
論
，
也
頂
不
住
臺
灣
政
局
的
低
氣

壓
，
惟
有
自
求
多
福
，
回
家
鄉
多
享
受
一

些
榮
景
之
樂
了
。

為
了
添
樂
，
我
曾
悟
出
三
句
話
；
懷

念
是
回
憶
過
去
的
快
樂
，
知
足
是
享
受
現

在
的
快
樂
，
希
望
是
想
像
未
來
的
快
樂
。

無
論
過
去
、
現
在
、
未
來
，
都
有
可
樂
之

處
，
而
且
快
樂
不
是
靠
別
人
給
的
，
完
全

可
以
自
行
操
控
。
各
位
黃
岡
老
鄉
親
；
我

們
一
起
來
添
樂
且
卻
愁
吧
！

我有位四十餘年前張姓臺籍商人

朋友，是一位中小企業公司董事長，與日商合資以冶銅工業為主，公司設在臺北，工廠則在桃園楊梅工業區。

民國六十三年春，我自軍職退役

後，應幾位昔日同僚好友，邀約餐敘場合中，經介紹與張董相識。當時彼此交換名片，握手寒暄數語，並無深談機會，至席散道別，也未曾再有聯繫。約在數月後某日，忽然接到張董來電：有意約我與其單獨見面聊。我雖然不知有何目的，但仍依約前往。相見晤談近二小時，氣氛極佳，因此嗣後便保持友誼關係十餘年之往來。

直到其全家移民國外始中斷，交

往期間，他留給我值得回憶的往事。僅列舉二、三事陳述如次：

值得回憶的友情往事

文

◎
 

余

 
 

震

一、我倆經前次晤談後，顯然因

此增進了彼此瞭解與認識。尤其在晤談中他非常認真的對我說：余先生，坦白對你講，我以前認識幾位外省朋友，不時向我調頭寸周轉，或要求安排飯局等。我雖內心有點心不甘情不願，為結交朋友，多次皆應允照辦，你我相識已數月，何以一直未見您與我聯繫，也無任何要求於我效勞之事。我即解釋：我係軍人出身，生活較單純，故不便麻煩打擾張董。

最後臨別時，他很誠懇地向我

建議：余先生，您這個朋友我交定了。如果無正當理由送你什麼，相信您肯定不會接受，我想你從軍中退役下來，多少有點積蓄，如放在銀行或郵局，利息甚微，不妨放在我公司，

梁中英教授代表《世界梁氏宗親總會》在粵港澳 梁氏文化協會

成立大會中發言(梁瑞林攝影)

給你月息兩分，交代會計給你按月付息，你如另有用途，可隨時取回。他這份好意，使我深為感謝，先後存放近五年。我雖餘錢不多，但對我家人生活改善助益匪淺。

二、他與日商合資位於楊梅工

業區之工廠，引進大批生產機器與燃

一般論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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